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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时的理想，总有几分幼稚。
我曾无数次乘车经过天津师范大

学，脑海中曾这样想象：秋日清晨时
分，走过校园铺满金叶的林荫道，听身旁同学说着亲
切的天津话，在图书馆里安静地读书学习……那便是
我无数日夜奋力奔赴的目标，是我藏在
心底的憧憬。整个高中阶段，我始终带
着这样的想象与期待，期盼着自己会在
这里度过四年的大学时光。

直到去年盛夏，一份大学录取通知
书送到我的家中。当我看到快递件封
皮上写着海南师范大学字样的那一刻，
真有几分猝不及防的怅然，眼看就要抵
达心心念念的彼岸了，船头却忽然转了
弯，驶向了陌生的远方。

我望着通知书上浅蓝色的校徽，之
前脑海中想象的种种画面，突然间就成
了被风吹乱的蒲公英，四散飘走，心里
充满了说不出的失落，先前的笃定与期
待，在这一瞬间化为了泡影。

然而，这份惆怅在我心上并没有停
留太久，就被悄悄萌生的憧憬渐渐填
满。我试着放下之前的执念，试着描画
海南的模样。从前只在影视剧里见过
海南的风光，那里是碧海蓝天中的陆
地，那里没有北方秋日的萧索和冬日的
严寒，四季都裹在温润的风里。

我开始畅想初次踏上海南的土地，
迎面会吹来怎样的风；我还畅想在海师
大的校园里，是否会有椰树矗立，硕大的叶片随风摇
晃。海南的清晨是否会有很多鸟儿在窗外鸣叫？在
宿舍里，能否听见海上传来的渔船的汽笛声？能否遇
上几位志同道合的舍友，周末几人一起，在海边漫步，
聊各自的梦想与未来？还有更多的遐想，让我心生无
边的憧憬。

从天津到海南，跨越的不仅是千里山河，更让我
从执着坚定到欣然远赴，从心怀怅然到满心憧憬，得
到了心灵的成长。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
都在盼望早日踏上南国那片满是生机与诗意的土地，
渴盼快快走进海师大的校园，在椰林树影下，谱写属
于自己的青春篇章。

当我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推开宿舍门的那一
刻，室友们每个人的眼神里都藏着几分拘谨与试探，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有着迥异的乡音、不同的生活习
惯，偶然相聚在这一方小小天地，一时间还没找到相
处的方式。

最初的日子，安静且疏离。清晨，有人悄悄起床
背书，有人匆匆洗漱。夜晚，台灯亮起，键盘敲击声、
书页翻动声交织在一起，却少了几分彼此关怀的暖
意。舍友们各自守着自己的小世界，互相交流时，也
多是点到即止，彼此之间仿佛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客
气又生分。我暗自想着，这或许，就是大学宿舍的常
态。舍友，不过是并肩走过几年的同路人，各顾各的
也算安稳。

气氛的转变是从妈妈寄来了天津的特产大麻花开
始的，我将麻花仔细分成四份，挨个儿送到舍友手里，这
些天津特产，仿若一把钥匙，悄悄打开了彼此的心门。

从那之后，宿舍书桌的角落，慢慢堆满了温馨的惊
喜，北方的红枣、南方的蜜饯、海边的鱼片……舍友们围

坐成一圈，边吃边聊各自家乡的风俗。乡
音在笑声里交融，陌生感也慢慢消散。

真正的彼此熟悉，发生在一个猝不及
防的深夜。那晚，我忽然发烧，浑身发烫，
头昏目眩，在寂静的宿舍里忍不住咳嗽，
我怕扰了舍友休息，可咳嗽偏偏止不住。
有人匆匆下床找药，有人端来温开水，有
人拿来湿毛巾帮我擦拭额头，有人细心安
慰……一句句简单的话语，像一股暖流瞬
间驱散了我身体里的寒意，也抚平了我远
离家乡、无人照料的慌乱。那晚，灯光始
终亮着，有人半睡半醒守在我身旁，有人
时不时起身摸摸我的额头。那一刻，我忽
然觉得这间小屋就是一个临时大家庭，大
伙儿因求学聚在一处，彼此互相关照，维
系着特殊的情感。

思乡的情绪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
或许是尝到天津风味的饭菜，或许是听见
熟悉的乡音，或许是遇上委屈的事，望着
窗外人来人往，便会不由自主想起家里的
灯光，想起妈妈做的饭菜，想起家人的句
句叮嘱，令我一下沉默不语。也就是在这
个时候，总会有人轻拍我肩头，挨着我坐
下，和我聊起思乡的心情，分享各自家里

的近况；或是拉我去操场散心；或是一言不发，只静静陪
着我。就是这些简单的互动，给了我满满的慰藉。其实
大家对家乡的眷恋之情都差不多，这份彼此之间的理解
与陪伴，成了我们抵御孤单、温暖前行的支撑。

日子一天天走过，舍友们早已没了最初的拘谨与生
分，彼此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不再有各顾各的疏离。
晨起时互相问候，学习上相互督促，遇上难题时一起探
讨，生活中相互照料，若是有人心情低落，就会有人耐心
开导。大家互相分享学习中的喜怒哀乐和生活里的琐
碎烦忧，把宿舍变成了满是温暖的第二个家。

从天津到海南，我的大学生活刚刚开始，未来的求学
之路，将见证我心灵的成长，记录我学习生活的每段历
程，大学时光将会成为我最珍贵的记忆……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学专业

2025级本科生）

那年冬天我八岁，第一次知道锅铲可以有
多重。

天还没亮，爷爷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
我迷迷糊糊套上棉袄，眼镜还没戴好，就被拉
出了门。北风像刀子，我把手揣进袖子，缩着
脖子跟在爷爷身后，脚下的雪发出咯吱咯吱的
声响。
“爷爷，去哪儿啊？”我问。
“你去了就知道了。”
走着走着，我闻到了一股香味，直勾得我肚

子咕噜咕噜叫。我忘了冷，拉着爷爷往前跑。
“慢点，摔了咋办？”
“有好吃的！”
集市上人很多。我个子矮，被挤在人堆里，

什么也看不见。我踮起脚，挤得眼镜都歪了。
“让让，孩子看不着！”爷爷喊。
人群让开一条缝。我看见一口黑乎乎的大

铁锅，正冒着白烟，锅下面烧着柴火，火苗舔着
锅底，一个老头弓着腰站在锅边，拿着一把铁
铲，“哐哐哐”敲着锅。

那声音特别响，一下一下，像敲在我心里。
老头的动作很快，他抓起一把葱花，“唰”地

撒进锅里，紧接着又拿起一瓣蒜，用手掌猛地一
拍，然后也扔了进去。铁铲在锅里翻腾，那些饼
丝就自己跳起舞来，在空中散开又聚拢，没有一
根掉出来。

我看呆了。
老头舀起一大瓢水，举得高高的，“刺啦”一

声浇下去，白烟顿时像一团云，“腾”地升起
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炒煎饼已经递到了我
面前。
“小心烫。”爷爷说。
我顾不得，吃了一大口，烫得差点跳起

来。但我舍不得吐出来，一边“哈哈”吹气，一
边嚼。饼皮韧，饼丝筋道，蒜香葱香芝麻香，全
挤在一起。
“好吃吗？”爷爷问。
我点头，像小鸡啄米。
“这就是老秦的手艺。”
老秦。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后来我常缠着爷爷去赶集，就为了去看老

秦炒煎饼。
老秦的摊子总是最热闹。我喜欢站在锅

边，看老秦的手。他的手很黑，指节很粗，指甲
缝里有黑灰。但那双手又快又准，铲子在他手
里像活的，想让饼丝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

我看了很多次，还是看不懂。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老秦，我能学吗？”
老秦正忙着，头也不抬：“学啥？”
“炒煎饼。”
“学不会。”
“为啥？”
“你看看那铲子。”
我看了看那把铲子，铁的、黑的，把手被磨

得发亮。
“那铲子多重，你知道吗？”老秦问。
我摇头。
“八斤。”老秦说，“八斤的铲子，你拿得动吗？”
我不信。怎么可能那么重？
“不信？”老秦笑了，“试试。”说着，他把铲

子递给我。
我伸手去接，刚碰到，手就往下沉。我赶紧

用两只手抓住，胳膊还是在抖。我咬着牙，想把
铲子举起来，举到一半就举不动了。
“看吧。”老秦把铲子接过去，“学不会。”
他继续炒他的煎饼，铲子在他手里轻飘飘

的，像没有重量。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那把铲子。我不

服气，但我知道老秦说得对。
上了初中，我去镇上读书，很少回村。老秦

的煎饼，慢慢变成了记忆里的味道。
有时候做梦，梦见那口锅，梦见白烟升
起来，梦见铁铲敲锅的声音。醒来时，
好像还能闻到蒜香。

初二那年冬天，周末回家，我跟爷
爷说想去吃煎饼。爷爷看着我，半天
才说：“老秦病了。”
“啥病？”
“脑溢血，住院了。”爷爷叹气，“医

生说，左边身子废了，以后不能干了。”
我愣住了。
那天，我还是去了集市。老秦的

摊位空着，地上有些炭灰，被风吹得到
处飞。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周围很热
闹，卖菜的、卖肉的、卖糖葫芦的，吆喝声此起
彼伏。但我耳边只听见风吹过的声音。

我忽然觉得，世界上有些东西，你以为它会
一直在，但它突然就没了。

初三那年春节，年初五要去赶集，我不想
去，但爷爷说：“去看看吧，也许有惊喜。”

我跟着爷爷往集市走。天很冷，但没有
风。太阳出来了，照在雪地上，白得晃眼。

快到集市时，我看见一缕白烟升起来。那
白烟的位置，是老秦的摊位。

我的心忽然紧了一下，拉着爷爷快步走
过去。

终于，我看见老秦了。他还穿着那件洗得
泛白的黑棉袄，人瘦了一圈，腰弯得更厉害了。
他的左手搭在锅边，轻轻地抖，像风中的树叶。

但他握着铲子的右手，很稳。
老秦正往锅里扔肉丁。他的动作慢了，没

有以前那么快了，但每一粒肉丁都能准确地落
进锅里。铲子翻起来，饼丝跳起来又落下去，依
然没有一根掉出来。

周围的人都在看他的左手，但谁也不说
话。大家安安静静排队，等着买煎饼。

我走到前面。老秦抬头，看着我愣了一下，
笑了：“嘿，长这么高了。”

我接过煎饼，尝了一口，还是那个味道。
老秦一边炒一边说：“住院那阵子，天天想

这口锅。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听见铲子敲
锅的声音，‘哐哐哐’的。”他笑了笑：“医生说
我左手废了，让我别干了。我说，废就废呗，右
手还能动呢。只要右手还能拿铲子，就还能炒
煎饼。”

我看着他的右手，那只手握着铲子，手背上
青筋暴起。

八斤重的铲子，在他手里，还是那么稳。
我忽然说：“老秦，我想学。”
老秦的手停了一下。铲子悬在锅上方，白

烟绕着铲子转。
“你不是早就放弃了吗？”他问。
“我没放弃。”我说，“我还一直记得这把

铲子。”
老秦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把铲子递过

来：“拿着。”
我双手接过铲子。
还是很重，但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重了。也

许是我长大了，也许是我做好准备了。
“感觉怎么样？”老秦问。

“重。”我说，“但我能拿住。”
“那就学吧。”
从那以后，每次放假，我都去老秦的摊子，

让他教我握铲子。
“不是这么握。”他把我的手摆正，“要像握

锄头，五个指头都要用上劲儿。”
我照着老秦说的做。铲子虽然很重，但我

握得紧紧的。
老秦教我翻饼丝。“翻，不是翻个面儿就

行。”他示范给我看，手腕轻轻一转，铲子一挑，
那些饼丝就跳起来，在空中散开，又稳稳落回锅
里。“要让每一根都沾上油，这样炒出来的煎饼
才入味儿。”

我试了好多次，还是翻不好，不是翻少了，
就是翻过头了。有时候用力太猛，饼丝飞出去，
掉在地上。
“别急。”老秦说，“这活儿，急不得。快，是

慢慢练出来的。”
我继续练。手起了泡，泡破了，磨出了茧。
老秦也不说什么，但每次看到我的手，就把

铲子接过去：“今天到这儿。”
我不想停，但我看见老秦的左手抖得越来

越厉害，我就不说话了。
慢慢地，我能翻动饼丝了。慢慢地，我能完

整地炒出一份煎饼了。
腊月二十三那天，特别冷。我炒了一份煎

饼，递给等了很久的大叔。大叔尝了一口，点点
头：“行啊，有点儿意思了。”

我转头看老秦。他正往锅底添柴火，头也
不抬。但我看见他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老秦笑。
那个春节过得很快。大年初一，我去给老

秦拜年。老秦给了我一个红包，里面塞得鼓鼓
的 。 我 打 开 一
看，是一双棉手
套，手心那里缝

了一层牛皮。
“炒煎饼用的。”老秦说，“戴上，手不疼。”
我戴上试了试。有点儿大，但很暖和。
“等你手再长大点儿，就正好了。”老秦说。
我点头。我想说谢谢，但没说出来。
老秦也不说话。他坐在炕上，左手还在

抖。我看着他的右手，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那
把铲子的情形。那时候我觉得，八斤重的铲子，
怎么可能拿得动？但老秦拿了几十年，直到现
在，还在拿。

正月初五那天，我早早去了集
市。老秦正在生火。我帮他劈柴、添
柴、烧水。火烧起来，锅热了，我往锅
里倒油。
“今天你来炒。”老秦说。
“我？”
“嗯。你炒，我看着。”
我握着铲子，心里有点儿慌。老

秦站在旁边，左手搭在锅边，右手背在
身后。他不说话，只是看着。

我把饼丝放进锅里，铲子翻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饼丝在锅里跳着，
我的心也跳着。
“手腕松点儿。”老秦说。

我手腕松了松。
“再翻一遍。”
我又翻了一遍。
“行了，出锅。”
我把煎饼盛出来，递给第一个客人。那人

吃了一口，嚼了嚼，点头：“不错。”
我松了一口气。
那天我炒了很多份煎饼。老秦一直站在旁

边，偶尔说一两句话，大多数时候就是看着。他
就那么站着，从天亮站到日头偏西。

收摊的时候，老秦说：“你学会了。”
“我还差得远。”我说。
“差得远，也是会了。”老秦说，“会了，就能

一直往下学。”
我不太懂。但我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句话。会了，就

能往下学。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
不明白。

开学后，我回学校了。那学期特别忙，周
末也很少回家。有时候做作业做到很晚，困得
眼睛睁不开，就想起老秦炒煎饼的样子。铲子
在锅里翻腾，白烟升起来，“哐哐”的声音在空
气里炸开。那声音特别清楚，就像在耳边。

那年夏天，马上要放暑假，回家前我给老秦
打了个电话，说暑假想继续去学炒煎饼。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才传来老秦的声
音：“行。”

但我没等到暑假。
期末考试那天，我正在考数学，班主任进

来，把我叫出去，说爷爷打电话来，让我赶紧
回家。
“出什么事了？”我问。
班主任看着我，半天才说：“说是有位姓秦

的长辈去世了……”
我愣住了。
我请了假，坐最早的班车回家。一路上

我一直看着窗外。树在往后退，房子在往后
退，田野也在往后退，只有我在往前，不知去向
何处……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爷爷坐在堂屋里，手里
拿着个布包。看见我，他站起来，把布包递给我。
“老秦给你的。”爷爷说，“他说，你学会了。”
我打开布包，是那把铁铲。
我拿着铲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参加完老秦的葬礼，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我

把铲子放在床边，一直看着。月光照进来，照在
铲子上，泛着暗暗的光。

我想起第一次拿这把铲子，重得拿不住；想起
老秦说“学不会”时的样子；想起他教我握铲子
时，左手抖个不停，右手还紧握着铲子；想起他
说，会了，就能往下学……

我忽然明白了。
老秦说我学会了，不是说我掌握了他的手艺。
他是在说，我学会了拿起这把铲子。
能拿起来，就能往下学。
那年春节，我回家了。
年初四那天，我跟爷爷说：“明天我想去集

市上摆摊。”
爷爷看着我，点点头：“好。”
年初五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戴上老秦

给我的手套，那双手套现在正合适。
我和爷爷把铁锅从仓房里搬出来，锅底还有

去年的炭灰。我用雪擦了擦，又烧了一锅开水，
把锅烫了一遍。

我们把锅扛到集市，架在土灶上。爷爷劈柴，
我点火。火苗蹿起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我往锅里倒油。油热了，我把饼丝放进去。
铲子在我手里还是很重，但我握得很稳。

开始炒第一份煎饼时，我手有点儿抖，但我记
得老秦说的话：“别急。”我慢慢翻，一下一下，铲
子碰到锅边，发出“哐哐”的声音。

这声音在集市上响起来，有人转过头。
“老秦的摊子又开了？”
“是他徒弟。”
人们慢慢围过来。
我炒得很慢，火候掌握得也不太好，锅气也不

够足。但我认认真真炒每一份煎饼，葱花撒下
去，蒜瓣拍碎了扔进去，水舀起来浇下去，有白烟
升起来……

第一份煎饼出锅，我递给一个老大爷。老大
爷尝了一口，嚼了嚼，然后点头：“不错，有那个味
儿了。”

我继续炒下一份。
炒着炒着，我好像听见老秦在对我说话。
“手腕松点儿。”
“火大了，加点儿水。”
“行了，出锅吧。”
我抬起头，周围只有排队买煎饼的人，没有

老秦。
但那声音一直在。
爷爷站在人群外看着我，他的眼睛红红的。
我朝他笑了笑，继续炒。铲子在我手里翻腾

着，很重，但我会一直拿下去。
（作者系南开大学国际经贸关系专业硕士研

究生）

本版题图 张宇尘

雨季又来了。潮湿的、厚重的、绒质
的天空，裹挟着没完没了的雨。天空变成
了倒悬的海，暴雨打在地上，变成了一绺
一绺的烟，空气里潮湿黏腻，都是泥土的
气息。

幼年时的雨好像总与零食有关。儿
时的我喜欢在雨天冲进小卖部里，将辣
条、糖水，还有一块钱一包的薯片揣
进那个小小的黄色袋子里，然后一
路冲回家，在路上一边跑一边掏零
食往嘴里塞。雨水顺着伞缝打下
来，淋在零食上、手上，于是零食也
变成了雨的味道。

又下雨了。
我伸出手去接，雨像天空掉下来

的银链，一点一点缠在我手上，一种
冰凉和湿滑的触感，顺着我的手臂滑
下去。

因为雨下得频繁，我人生中不少重要
的事好像都是在雨中发生的。那些湿漉漉
的记忆如今再翻开，即便晾干了，也像泡过
水的纸张一样，满是难以抚平的皱褶。

一

高三那年，我们正在上晚自习，外面
下了一场十几年都难见的暴雨，真像小
说里描写的那样，雨水冲坏了一切，包括
电源。百年老校就这样陷入一片漆黑，
可没有人觉得恐惧，反而一种兴奋油然
而生。

我把手伸出窗外，手被雨点砸得生
疼。老师把手机发下去，让我们打开手
电筒，大家借着那一点光，开始兴奋地收
拾东西往外面跑，走廊里乱作一团，各个
班的学生都在往外冲，背着书包，跑下楼
梯，欢呼着冲进那一场雨里。

有同学不知道从哪里找了几个巨大
的塑料袋，一个套在书包上，一个套在头
上，然后就开始往地铁站冲。风将塑料袋
糊在他的脸上，书包随着奔跑的节奏来回
晃动着，发出沉闷的声音。

路边的霓虹灯在飞快地倒退，被雨水
打成一个又一个模糊的光影，我和三四个
朋友挤在一把伞下，往地铁站跑。我只记
得那天的地铁是有生以来最挤的一天，女
孩子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生怕被人流
冲散。

明晃晃的灯，拥挤的人潮，吵闹的声
音，还有被挤坏了的雨伞。

高三时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是我对
雨最深刻也最鲜活的记忆。

后来我看到有人说，我们难忘的其实
不是暴雨本身，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中突
如其来的一场意外，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
该有的样子。

二

高考的第一天是我十八岁的生日，同
学们都纷纷在考场外拥抱我，说是要沾沾
喜气。

第一科考的是语文，那一年的试卷很
难。也许是因为紧张，我的脑子很乱，人生
中第一次没有写作文的题目，只写了作文内

容，就交了卷。
等到下午进数学考场的时候，外面下起

了好大的雨，大家都开玩笑说是老天爷因为
见了数学卷子而震怒。天上雷声一个接一
个，直到考试结束才雨过天晴。那一年的数
学试卷果然毫无意外地难得要命，而我也毫
无意外地发挥失常。

当天晚上我饭也吃不下去，一直坐在房
间里哭，我流着泪跟父母说因为实在失误太
大，我想复读，父母一直在安慰我。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第二天下午，那是英
语二考。也许是因为前面的失误太大，我居
然放松下来了，题答得十分顺畅，所有题目
迎刃而解。

考完地理的那一瞬间，铃响起来，我才
意识到高考所有科目都结束了，我正襟危
坐，看着卷子被收上去。

没有一个人因为考试结束而兴奋，大家
都安静地坐在考场里。

那是我人生中最难挨也最安静的几分
钟了，静得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仿佛教室
里只有我一个人。

老师收完卷子密封后，示意我们可以离
开了，大家纷纷收拾东西离开。

走出考场，我看到很多家长捧着一束束
颜色不一的鲜花在外等候，我也收到了一束
向日葵。回家路上，我慢慢把脸凑近嗅了
嗅，向日葵的味道很好闻，带着夏天草木的
气息和阳光的味道。
“考完啦？”妈妈问我。
“大概吧。”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就回答了

这三个字，带着一种不确定和慌张的感觉。
恍惚中，我突然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我参加
的不是高考，只不过是一次寻常的摸底考。

回家以后，我没有对答案，没有估分，只
是默默把书一本一本放回箱子里，将它们封
存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自由了，在我拿到手机的
那一刻，一种兴奋感慢慢爬
上心头。我用了十二年，终
于长成了我一年级写的作文里最想成为的
大人。

高考出分那天，朋友过来陪我查分。我
们坐在通往顶楼天台的楼梯上，“你不要紧

张。”他安慰我。
我茫然地看着远处，手里攥紧了手

机：“我才不紧张！”可事实上，我脑子一
片空白，仿佛心跳都停止了。

分数下来了，比我预估的高了五十分。
那一刻我真的觉得眼前一片晕眩，

没有兴奋，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委屈和恐
惧感袭上心头。

我嚎啕大哭，仿佛眼泪就该以这种
方式宣泄出来。我整个人倚在楼梯的

栏杆上，哭得站都站不住。朋友忽然拉住
我，说：“一切都结束了，我们自由了！”

听到他的话，巨大的惊喜瞬间取代了悲
伤，将我拉回现实。那一刻，世界仿佛都明
亮起来。是啊，结束了，自由了。我新的人
生开始了。

三

我时常在想，这么多年我们不知疲倦地
跑，一次一次从新的起跑点出发，努力奔向
一个个未知的未来，到底是为了什么？

电影《阿飞正传》中有一个意象叫“雨
燕”。雨燕有一个别称，叫无脚鸟，传说中它
是一种没有脚的鸟，一生都在空中飞翔，飞
累了就在风里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落地
一次，那就是死亡的时候。

雨燕就这样无意识地一直往前飞，不能
停，也不让自己停。飞着飞着，它麻木了，甚
至产生了幻觉，渐渐忘却了自己的脚，最终
成为一只“无脚鸟”。

我们就像是一群无脚鸟，不断地到处迁
徙，从平庸出发，飞向每个人期待的更美好
的未来，却并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就像加缪说的，“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
斯是幸福的”。

如果他是痛苦的，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荒诞而没有意义的，那么那块巨石就不
会一次次被推向山顶。

于是我想，这大概就是痛并快乐着。
回忆袭来的时候，拦都拦不住，过去

的一切苦辣酸甜，个中滋味只有我一个人
知道。我当然可以允许自己灿烂、勇敢，
乐观阳光；也可以允许自己怯懦、软弱，落
荒而逃。

这都是我，也是我的青春时光。
（作者系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

院汉语言文学系2023级本科生 指导教

师 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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